虎虎生威，在民间艺术中 守护“年味”
中国人对于年的记忆，往往浓缩于一张年画、一幅剪纸，或是一盏花灯之中。随着农历虎年的临近，围绕虎年主题创作的年画、剪纸、灯彩等也已跃跃欲试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，赋予了“年”新的味道和生机。
可咸可甜，
这组新年画萌翻了
憨态可掬、活灵活现……和往年一样，南京文化名人、著名设计师速泰熙为虎年创作的生肖贺岁新年画已经完成。速泰熙从传统年画、剪纸等传统民间艺术中汲取灵感，通过极具夸张力的拟人化手法，将十组神态各异的老虎呈现纸上，洋溢着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和民俗气息。
速泰熙是央视动画片《大耳朵图图》中图图的形象设计者，因此也被粉丝们亲切地称做图图爷爷。在虎年设计中，速泰熙让图图头戴虎头帽、脚穿虎头鞋，化身虎娃前来贺岁。“虎是一种吉祥物，以前民间给幼儿戴老虎帽、穿虎头鞋，是一种流行的装束，希望孩子们长得虎头虎脑、没病没灾。”
速泰熙告诉记者，这几幅作品一年里前后修改十多稿，不断推翻已经看似完美的方案，才有了如今的效果，“小爱虎取材于中国传统的端午艾虎，端午节时，人们佩戴装有艾草的布老虎，驱邪消灾。”
年画中，一对驱邪迎祥、护佑全家平安的门神是必不可少的人物。速泰熙将“门神”变身为两只威风凛凛的老虎，神情威严，手持大刀，为人们祛除鬼魔，镇守家宅。《母后万福》则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母老虎形象，画面中的老虎一手叉腰，一手拿着鸡毛掸，怒目圆睁，气势汹汹但却又透露着诙谐幽默。《I 老虎 u》延续了速老以往创作中的谐音梗，“I 老虎 u”读上去同“I love you”同音，配上妙趣横生的画面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“和平是这组作品的主题。”速泰熙说，南京是中国首个国际和平城市，设计这组老虎时，他特地将老虎头上的“王”字中间一横擦掉，挪到那一竖的最里面，恰好变成了一个“平”，而这恰恰符合中国人热爱和平的主题。
在速泰熙的创作中，一直秉持着“有根的现代”的理念，“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是一个宝库，有大量密集的内容等着我们去挖掘。我们应当把民族的东西和现代的艺术结合起来，才能形成有生命力的艺术。”速泰熙说，时代在变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没有变，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好并有所创新，这是他身上的使命和责任。
一把剪刀剪出浓浓年味
一把剪刀在红纸上蜿蜒游走，鲜红的纸屑纷纷零落，不一会儿，一张洋溢着节日喜庆的剪纸作品便跃然而出。
每到春节的时候，设计几幅生肖主题的剪纸，对陈耀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过年的仪式，更是他几十年来对春节传统习俗的情感寄托和文化坚守。
“老虎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，老虎在民间是镇宅辟邪、消灾降福的象征，是长久以来劳动人民喜爱的保护神。”2022年是虎年，陈耀设计的作品大多以老虎为主体，并在四周融入了各种代表吉祥寓意的元素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。
或长或幼，或站或卧，一张张透露着中国红的虎年剪纸作品，情趣盎然，形神兼具，将浓郁的年味烘托而出。《四虎闹春》中，四只老虎欢笑嬉戏，鲜活生动，喜庆吉祥，仿佛一个虎家庭的四口之家，满怀期待地迎接着春天的到来。《虎踞金陵》中，一只老虎威风凛凛，傲然屹立，充满王者之气。背景中，紫金山、长江大桥等南京主要建筑地标和南京市花梅花相互映衬，象征着南京人民奋发图强、建设美好家园。《虎虎生威》中，一个头戴虎头帽、脚穿虎头鞋的福娃俏皮可爱，活灵活现，画面之中还融入了山东的皮老虎、高淳的布老虎等各地民俗元素，充满着浓郁的地域和民俗色彩。
“剪纸中蕴含着很多民间故事、神话和传说，大多表达了老百姓对吉祥幸福的祈求和向往，比如生活富足、家庭安乐、风调雨顺、庄稼丰收、生意兴隆等等。”陈耀介绍说，剪纸中还常常通过谐音、象征、寓意等手法，表达美好祈愿，“比如鸡谐音‘吉’，鱼谐音‘余’，鹿谐音‘禄’，而老虎则与‘福’同音。”
新冠疫情期间，陈耀还特地创作了一幅与虎有关的抗疫剪纸，剪纸作品《吉虎镇疫》中，只见一只豪气冲天的老虎脚下踩着新冠病毒，寓意虎年来了，人类终将战胜疫情。“我想用这些喜气威猛的老虎剪纸为祖国祈福，希望疫情早日结束。”
临近春节，陈耀虽然很忙碌，但看到传统文化能够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，心里却是喜滋滋的，“过年剪纸，不仅仅是形式，更是一种文化，是中国人红红火火的象征，有了这个，才算是有年味。”
延续千年的“赏灯之约”
“过年不到夫子庙，等于没过年；到夫子庙不买灯，等于没过好年。”春节期间，到秦淮河夫子庙买灯、观灯、赏景，已经成为南京人过年的一种习俗。而这每年一次的赏灯之约，已经在南京人的生活中延续了1700年。
春节前一两个月，是秦淮灯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贺双生一年到头最为忙碌的日子，每天一睁眼，他就一头扎进灯纸浆糊里，加班加点地赶扎花灯。从8岁开始，老贺跟着父辈接触灯彩，如今和灯彩已经打了40多年的交道。
扎灯彩，是一件繁冗复杂的“麻烦事儿”，每一个灯彩，小到一张润色装饰的纸片，大到骨架的轧制，都凝聚着扎灯人的心血。老贺以一盏看似简单的荷花灯为例，“从纸张切割、染色、润纸、粘花瓣，再到最终组装成型，前后经历62道工序，忙上一天，才算大功告成。”
而工序更为复杂的大型灯组，动辄便要花上几个月，今年是虎年，贺双生专门按1：1的比例做了一只老虎，目前正在甘熙故居展出。做这只灯彩的时候，贺双生正好腰间盘突出，他硬是站着一个月做完了作品。为了让老虎身上的斑纹显得逼真，贺双生在制作时可谓绞尽脑汁，在纸张之上层层渲染，营造出一种透着深褐的复杂色调，让老虎的毛色看上去浊而不浑，更加生动自然。
“我想用老虎表达一种精神，虎年里面，愿疫情消散，国势家势都能虎虎生威、欣欣向荣、平安吉祥。”贺双生说。
人们的喜爱并不代表灯彩行业的兴旺，事实上这两年，受疫情影响，花灯的销售一直下滑，扎灯艺人的生存境遇堪忧。老贺的儿子早已成家立业，平时总是劝他，趁早别干了，家里也不缺这点钱，但扎了一辈子灯彩的贺双生却迟迟不愿退休，因为这门不挣钱的手艺是他心里割舍不下的情怀。
春节期间，城市里霓虹闪烁，流光溢彩，led灯泡制作的大型彩灯比比皆是，但在贺双生的心里，这些都不及传统纸扎彩灯那样富有人情味儿。“我是从心底里热爱这门手艺，扎灯对我而言，已经不是简单的喜欢和习惯，而是一种深入血液的执念，所以才会死心塌地干一辈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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